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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介素6（IL-6）

心脏标志物 · 炎症 · 神经生物学 · 传染病 · 凝血与贫血 · 兽医 · 甲状腺 · 代谢综
合征 · 肾病 · 生育与妊娠 · 肿瘤标志物 · 骨代谢 · 激素 · 免疫学与血清学

白介素6（IL-6）于1980年被首次发现，是一种蛋白细胞
因子，也被称为B细胞刺激因子2、肝细胞刺激因子或干扰
素β2。IL-6参与炎症免疫应答、同时也在发育协调、神经
元以及代谢途径中发挥重要作用[1]。IL-6作为一种整个机
体的预警信号发射器，可提示如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等紧急
事件的发生。人IL-6由212个氨基酸组成，其中包含一个
28个氨基酸长度的信号肽，编码IL-6的基因位于染色体的
7p21。IL-6的核心蛋白分子量为20 KDa，但是天然IL-6

为糖基化蛋白，因此整体的分子量约为21-26 KDa。

根据结合受体的不同，IL-6可以发挥促炎和抗炎两种作
用。IL-6与IL-6受体α结合后会进一步与Gp130结合，形
成的六聚体复合物可进行下游信号传导。Gp130是一种膜
结合的共受体，在多种细胞中均有表达，IL-6受体α可作
为膜结合蛋白发挥功能，也有一部分以可溶形式存在
[2]。根据IL-6受体α形式的不同，IL-6可以传递抗炎信息
（与跨膜受体结合）或促炎信息（与可溶性受体结合）。

在炎症反应的最早期，IL-6即可刺激肝脏中CRP、SAA、
纤维蛋白原和结合珠蛋白等急相蛋白的上调。同时，IL-6

通过刺激抗体的产生和效应T细胞的发育，在获得性免疫
应答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IL-6与可溶性和膜结合形式的
IL-6受体相互作用之间的平衡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细胞
因子的抗炎和促炎活性[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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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白介素6的生化性质 IL-6参与多种生理活动以及疾病的发生与发展，该细胞因
子的多效性使其在许多生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[4]。
IL-6 参与血细胞生成和神经元细胞增殖[5,6]。由于动脉
粥样硬化也被认为包括有炎症病理过程，因此IL-6可被用
作心血管风险的标志物[7]。此外，IL-6 水平的升高还与
高血压、血脂异常和葡萄糖抵抗高度相关[8]。

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也会出现血清IL-6水平的升高。对于新
冠患者，研究发现轻症患者IL-6水平明显低于重症患者和
危重患者组[9]。IL-6水平与COVID-19感染的严重程度相
关[10,11]。此外，IL-6 可能是优于CRP、D -二聚体和铁
蛋白的新冠患者生存的预测标志物，其独立于人口统计结
果和并发症[12]。目前，在2020年我国发布的新冠诊疗指
南中，IL-6 也被列为推荐标志物。

用于开发IL-6免疫检测系统的原料试剂
HyTest提供若干株IL-6的单克隆抗体以及一种重组抗原，
可用于IL-6夹心免疫检测系统的建立。其中，抗体的免疫
原为全长重组人IL-6，种属来源为大鼠/小鼠/兔。

基于链霉亲和素-poly HRP的发光平台配对推荐如表1所
示。所有配对都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以及宽线性范围。其
中，代表性配对的校准曲线如图1 所示，使用重组抗原或
天然抗原作为校准品，配对L152–L137和L143-L395展示
了极佳的灵敏度和线性范围。此外，当使用重组抗原作为
校准品时，其呈现的滴度曲线与天然抗原平行。说明在同
样的抗体配对下，我们提供的重组抗原与天然抗原具有相
似的免疫反应性。

IL-6是固有免疫系统在对损伤和感染初始应答时所产生的
细胞因子，IL-6的上调会进一步诱导PCT、SAA、CRP等
急相蛋白的产生。因此，IL-6在炎症和感染的诊疗方面发
挥着重要作用。目前，IL-6已经被脓毒症以及感染相关的
诊治指南列为推荐标志物。

白介素6的临床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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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HyTest推荐配对与Roche IL-6试剂盒的相关性分析结果。A、
C：化学发光平台；B、D：荧光侧向层析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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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. 链霉亲和素-po ly HRP 化学发光平台下，配对L 152 -L 13 7 和
L143-L395的校准曲线。包被抗体浓度为200 ng/well, 生物素化的标记
抗体浓度为 100 ng/well。

表1. 链霉亲和素-poly HRP的发光平台配对推荐:

捕获抗体
L152

L143

L519

L143

L152

L137

L395

L395

L106

L395

0.7

0.4

0.7

0.4

0.5

检测抗体 LoD, pg/ml

*孵育时间：15分钟

同时，我们还在内部的吖啶酯全自动化学发光平台以及荧
光侧向层析平台上对IL-6抗体进行了评估，结果显示，我
们新推出的IL-6单抗在两种平台上均展示出了优异的性
能。其中，化学发光平台推荐配对的线性范围为 1 - 5000 

pg/mL；荧光侧向层析平台推荐配对的线性范围为5– 

5000 pg/mL。我们还与商品化试剂盒（Roche和
Siemens）进行了临床样本相关测试性比对。结果显示，
我们的推荐配对与商品化试剂盒的检测结果存在良好的相
关性（图2，图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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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. HyTest推荐配对与Siemens  IMMULITE 2000 IL-6试剂盒
的相关性分析结果，抗体配对为L152-L137。 此外，我们还使用了一系列的同源蛋白对抗体的交叉反

应性进行了评估，待测物包括人IL1α、IL1β、IL2、
IL3、IL4、IL8、INF和TNFα。结果显示，所有抗体配
对与所有待测物(50ng/mL）均无交叉反应。

针对全自动化学发光和荧光侧向层析的推荐配对如表2

所示。

表2. IL-6配对推荐
化学发光平台
捕获抗体
L152

L143

L152

荧光侧向层析
捕获抗体
L395

L143

检测抗体
L137

L106

L106

检测抗体
L152

L395

订购信息
单克隆抗体
产品名称 货号 克隆 亚型 备注
IL-6 4IL6 L106

L137

L143

L152

L395

L519

IgG1

IgG1

IgG1

IgG1

IgG

IgG1

小鼠，体外生产， EIA， LF

小鼠，体外生产，EIA， LF

小鼠，体外生产，EIA， LF

小鼠，体外生产，EIA， LF

兔，重组，EIA， LF

大鼠，嵌合抗体， EIA

重组，人 IL-6 8IL6 >90%

抗原
产品名称 货号 纯度 来源

重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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